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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小纸条”揭开“千古之谜”
——— 我国第一代女考古学家游寿与嘎仙洞遗址的发现

投稿邮箱：573262686@qq.com

现代考古学在20世纪初叶传入中国，由于它的“田野性”特征，使其从业者更多地倾向于男性。然而，我们伟大的女性从中国考古
学诞生起便不愿游离于这门新兴学科之外，近代中国就诞生了两位考古学女性学者——— 曾昭燏和游寿；新中国成立后，越来越多的
女性参与其中，到如今女性已经实实在在撑起了中国考古的“半边天”。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我们特意推出一一组专题，一起走近
那些曾经和正在战斗在一线的女性考古工作者，并向她们致敬。

□王立民

北魏先祖石庙之谜

北方，这是一片令许多史学家、考古学
家神往的地方。水草丰足的草原哺育了彪
悍的游牧民族，而这些民族又屡屡南迁，统
一中原，与中原汉民通婚、融合，建立强盛
的帝国。

居住在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由山林而
逐草原大泽，世代演化，强壮的体魄以铁骑
长矛征服了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

北魏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北方难水
旁的臣国乌洛侯国派使臣到北魏京城平城
进贡。《魏书·礼志》记载：“魏先居幽都也，
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
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
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

乌洛侯国的使臣说：我们乌洛侯国的
西北部有北魏先祖居住的石庙，周围的人
民经常在石庙祈请老祖宗保佑风调雨顺、
人畜兴盛。而且这些祭祈都很灵验。

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与鲜卑族的血脉
相连，或许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祖先，或许是
让先祖的神灵庇佑国家的昌盛，北魏皇帝
拓跋焘命“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
率人长途跋涉来到北方的大山中，在祖先
居住的山洞前进行祭祀，又在山洞石壁上
刻下祝文，以记录此事。

岁月悠悠，北魏先祖石庙究竟在哪里?
中外考古学家为此进行过大量的考

证，正如王国栋先生在《大鲜卑山，大鲜卑
山》一文中说的那样：“如以北魏京都平城
(大同)为基点，往北四千里去寻找，把各家
之说排列起来，恰好成为一条以四千里为
半径的弧线。弧线的西端在贝加尔湖，中间
是呼伦湖、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东端是
嫩江。由西到东，相差何止数千里之遥?茫
茫大地，哪里是石室的真正所在呢?”

此中，只有游寿先生的推断被后来的
考古发现证明是正确的。

“小纸条”的指引

游寿（1906-1994），女，字介眉、戒微，
汉族，福建省霞浦县人。和曾昭燏同为我国
第一代女考古学家，也是著名教育家、古文
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游寿是
研究上古史的，同时对北魏史、北魏文学史
更是倾注着热心，因为她写魏碑、看墓志，
对正史的补充不可低估。正是这种对于北
魏史精深的研究，促使着她想要捕捉到北
魏祖先鲜卑族的发祥地，先生说：“我来到
黑龙江后，首先要实现的考古目标，就是要
弄清各族的原始。”

正是在游寿先生的提示之下，原呼伦
贝尔盟文物站站长米文平发现了这一“千
古之谜”。

米文平先生在《大兴安岭鲜卑石室是
怎样发现的?》一文《缘起》一节一开头写
道：“那是1979年2月，在黑龙江省考古学术
讨论会上，哈尔滨师范大学七旬高龄的老
教授游寿同志，热情地向我了解呼伦贝尔
的情况。谈话间，她问我：‘呼伦贝尔大兴安
岭一带，发没发现石室?这个石室是《北史》
上提到的。’我觉得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大兴
安岭原始森林，历史上只是一些游牧部落
在那里活动，怎么能有‘石室’呢?当时我毫
不犹豫地回答，这一带据我了解不会有‘石

室’。”当时，游寿先生并不认识米文平，只
是因为这次会议在讨论鲜卑族考古问题
时，米文平提出：在内蒙古(包含嫩江流域)
许多地方出现墓葬，和别处不同，可能是鲜
卑族留下的。游先生回忆说：“我静听了他
的发言，想到拓跋魏太平真君四年的祝文，
可能就在这一带。我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近
20年中，每遇到嫩江来的从事考古工作的
人，都问他们看到过拓跋魏旧居‘石室’没
有?”“在那次会议后，我单独约米文平同志
一谈，问在嫩江有无看到‘石室’的建筑，如
果找到这‘石室’，鲜卑族祖居就可以定
论。”

游寿先生怕自己的福建口音别人听不
懂，又在笔记本上写下“石室”两字，扯下来
让米文平看。

王国栋记载：“拿着纸条，米文平一时
还摸不着头脑，问：‘什么石室?’游寿说：

‘祖庙!就是《魏书》里那个拓跋鲜卑的祖庙
啊。’米文平摇摇头：‘没有。如果有石祖庙
我应该知道。大兴安岭过去的游猎、游牧民
族并不定居，哪来的石室呢?’……哈尔滨
会议结束，米文平回到海拉尔。一次，整理
材料时无意中从笔记本里又翻出游寿教授
的那张纸条：‘石室’二字龙飞凤舞，又引起
他的沉思。”

初涉考古界，米文平对鲜卑史也仅仅
是初涉而已。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偶然的机
遇，使他向“千古之谜”靠近了一步。

米文平以“石室”可能是山洞的大胆猜
测，开始对已知的山洞进行排查，但一无所
获。

王国栋说：“正当他的石洞猜想陷入山
重水复疑无路之际，一个意外的消息又使
他振奋起来。呼盟文化局副局长白桂兰到
最边远的鄂伦春旗去检查工作。淳朴的鄂
旗人非常热情，曾请白局长走游了一个大
山洞。

这个山洞本地人叫嘎仙洞。“嘎仙”据
讲是鄂伦春语，意为村屯；也有说是满语嘎
姗之转。

路上，陪同前去的本地同志绘声绘色

地向局长讲了一段嘎仙洞的神话传说。传
说这儿有一位叫嘎仙的鄂伦春英雄，力大
无比，在山洞里曾与恶魔满盖决斗，终于战
胜了满盖，从此这里的人民过上了安定的
生活。

听了故事，白局长兴致勃勃地在洞里
观赏一番。真山真水，野趣十足。回到海拉
尔后，上班在办公室里为大家讲嘎仙洞的
见闻。正巧米文平在场，他打听了石洞的规
模，马上联想到鲜卑石室，于是脱口而出：

“洞里还有字！”大家一笑，谁也没在意，事
情就过去了。

米文平却记在心里。八月末，他与程道
宏，王永祥两人乘15个小时的火车来到阿
里河。到镇上与鄂旗文化科联系之后，又找

了一名鄂温克人做向导，于9月1日早乘汽
车直奔10公里处的嘎仙洞。”

经过对嘎仙洞的一探、二探、三探，到
1980年7月30日午后三时三十分第四次探
查嘎仙洞。米文平在石壁上发现了文字。

为什么游寿推断正确

游寿在《大兴安岭嘎仙洞发现鲜卑洞
穴摩崖十年记略》中说：“拓跋魏太平真君
四年鲜卑族在大兴安岭的祝文，已发现10
年。从1980年至1983年，关于嘎仙洞的发现
问题，先后发表的论文计53篇。有许多同
志，约我把发现嘎仙洞祝文的原始经过
谈一谈。我已看过了许多同志的论文，都
是在发现鲜卑族坐标有了着落之后写
的。因之许多同志问我：何以敢于肯定在
嫩江流域去找呢?”“据《魏书·列传》记
载，勿吉等以下各族有个乌洛侯，他向太
平真君说：‘国家先帝旧居，且有神灵。’
又本传：‘小水皆注难。’(“嫩”、“难”同
音)必在嫩江。米文平同志很热心，随即
在大兴安岭考察，发现有大洞穴，是鄂伦
春人狩猎游憩之所。1980年经三次上山考
察，最后在太阳将西斜时的反照中，发现壁
上有个‘四’字，于是同行同志把壁上的封
苔揭开，文字出现了。”

游寿先生推断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
乌洛侯国使臣在太平真君四年来朝时，称
其国西北有国家(北魏)先帝旧墟(石室)；
而乌洛侯国的地理位置是：“国西北有完
水，东北流合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
入于海。”(《魏书·乌洛侯传》)；而古代“难”
与“嫩”相同音，“小水皆注于难”的“难水”
必是嫩江，所以，鲜卑石室必在嫩江流域。
由于游寿先生年事已高，在高校任教又有
别于田野考古学家，所以心情很急切，“近
20年来，每遇到嫩江来的从事考古工作的
人，都问他们看到拓跋魏旧居‘石室’没
有?”；米文平同志即是谈到内蒙古(包含嫩
江流域)的墓葬考古问题，才引起游寿注意
的。只因为这个思路长期在游先生的头脑
中徘徊，故而有了游寿与米文平的谈话，有
了游寿手书“石室”二字，有了米文平先生
的热心和艰辛、偶然和必然，有了嫩江流域
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侧的嘎仙洞；嘎仙洞
里的祝文又证明了此即为鲜卑祖居石室。
这最后一点的证实，又反过来证明了游寿
先生的思路是建立在上古史、北魏史和文
字学上的科学的推论。

北魏石刻祝文的发现被列为我国重大
考古成果而载入1981年《中国历史学年
鉴》。新华社评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长城以北地区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为史
学界研究鲜卑史乃至北方民族史，开拓了
一个新的领域”。《光明日报》载文说：“为拓
跋鲜卑的发源地和其远祖的口碑史料的可
信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释为“勇敢”的洞
穴已拂去了千年的尘埃，但要真正地了解
它，还需要更久，更久。

如今，这项重大的历史发现，已被载入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
科书。如果没有米文平的这项发现，鲜卑拓
跋部发源地将继续是一个千古之谜。但是，
如果没有游寿先生在黑龙江考古学术讨论
会上对米文平有关“石室”的提示，这项发
现也许会向后推移几十年、几百年，或许永
远不能成为现实，那么，现在的中学生就不
可能在教科书上知道鲜卑拓跋祖庙石
室——— 嘎仙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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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仙洞，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20里大兴安岭顶
巅。作为一个天然的山洞，或许它只带给人们一种威严的神奇。在山洞石壁上刊刻着19行
201个古茂雄浑的魏书，却揭开了拓跋鲜卑民族神秘的起源，一条多少学人未能确定的山
脉位置——— 嘎仙洞所在地：大鲜卑山。这一千古之谜的破解，我国第一代女考古学家游寿
先生居功至伟。

游寿（左二）和考古界同仁在嘎仙洞合影。

《嘎仙洞西壁摩崖刻石》拓片双勾本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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